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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励成笑着摇头。我捧着酒
杯，摇着摇椅说：“好了，你想审我就
审吧！我保证坦白，只希望你能从
宽处理。”

陆励成微笑着凝视我：“你已经
很坦白了，事情是宋翊一手处理的，
我从他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我
并没有肯定是你干的。”

我眼前一黑，差点儿被气得背
过气去。他啜着酒，面带微笑看着
我。我连喝了好几口酒，才渐渐缓
过劲儿来。

他敛了笑意，认真地说：“谢谢！”
这个人变脸太快，我摸不着头

绪，傻傻地看着他，指着自己的鼻尖
问：“你是对我说的？”

他没有说话，看样子完全不打
算回答我的废话。我被他看得不
好意思起来，讪讪地说：“我说了我
是自保，不是帮你，你应该谢的是
宋翊。”

他眉头微皱，身上渐渐凝聚了
一股气势。我向后缩了缩，不甘心
地小声嘟囔：“本来就是嘛！我的简
历上又没写自己做过审计，那份报
告哪里敢拿出去招摇？幸亏他仗义
伸手，还不肯居功，否则大可借此收
买人心……”

他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宋
翊需要的是纽约总部的人心，他根
本不看重无关紧要的人如何想。本
来这件事情就伤害不到我，我只是
不清楚总部究竟在查什么，所以不
敢自乱阵脚，被宋翊一搞，反倒让总
部的一帮老头子称赞他光明磊落、
处事公正，他能得到的好处已经全
部得到了。如果他真不想居功，完
全可以把东西直接交给我，而不是
交给 Mike，请 Mike 解释，逼得
Mike只能暗中通知我后，再向总部
汇报事情经过……”

他接着说：“信不信由你！宋
翊能在异国他乡坐到这个位置，绝
不是你们看到的无辜样子。我当
时为什么要逼着你帮我做事？是
他弄得我手下突然连个可用之人

都没有。”
我可能有些醉，我觉得眼前的

陆励成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陆励成，
他的脸上竟透着悲伤。

他一边喝酒，一边淡淡地像在
对夜色说话：“那几笔费用的确不是
差旅费用，是一笔业务回扣，所有的
单据早在年初就做好了，已经转账
了，只需要下面的人每月走个形
式。年终事情太多，忙中出错，我忘
记这个人在10月份就离职了。”

我只能保持沉默。他看着
我，神色坦然：“这笔费用和带给
公司的利润相比，不值得一提，
Mike也同意这样的操作，尽管这
样的做法不被总部认可。当然，
现在总部也意识到一个国家有一
个国家做生意的方式，所以我们
每个人都有一张商务卡，里面有
一笔特殊款项，用于客户往来，这
两年，这个数额上限越来越大，我
已经不需要通过差旅费用来消解
这些特殊支出。”

我喃喃地说：“你没必要解
释给我听，我说过我不会告诉别
人的。”

他坐到摇椅前的地毯上，半仰
头看着我：“你可不可以老老实实回
答我一个问题？”我点头。

“是不是公司里的每个人都认
定宋翊会赢？”

我期期艾艾地说：“我不知道，

应该不是吧！公平竞争而已。何
况Mike一直很赏识你，也一直在
全力帮你。我……其实……”在他
的眼神下，我的头渐渐低了下去，
哼哼唧唧半晌，心一横，索性竹筒
倒豆子，一口气全倒了出来，“宋翊
毕业于美国的名校，在华尔街，他
有很多校友，你应该知道，美国人
很重视校友群的。他又在总部工
作了6年，同事们私下说他和MG
的几个大头关系很不错，有去纽约
出差的同事看到他和他们打高尔
夫球的照片。他们说，其实上头早
就认定是他了，只不过一不好驳
Mike的面子，二不好伤害员工的
积极性，毕竟你是MG的功臣，所
以这个过场是一定要走的。”

屋子里静得让人发寒，我搜肠
刮肚地想找几句话安慰他，可是想
了半天只想出一句：“你的能力，中
国的金融圈里人人都知道，此处不
留人，自有留人处！”

话一出口，我看到他的脸色不
对，立即反应过来，意识到自己说了
一句大大的错话，便改口说：“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MG当然不会让你
离开，你当然也不会离开MG……”

“好了，不要再说了。”
他面无表情地打断了我的

话，我十分懊恼，端起酒杯喝了一
大口。

（摘自《最美的时光》桐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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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没事的，我
的依依我了解！不过，我还是对妻
子说，如果超过1个小时（这趟车的
正常行程时间是45分钟）依依不往
家里打电话，我们就报警！

接下来我和妻子就那样呆呆
地坐在电话机旁，多年养成的午
睡习惯也被抛在了一边，就连眨
一下眼都怕耽误了接听电话。时
间在那个中午过得异常缓慢，慢
得就如一只濒死的蚂蚁在墙根儿
爬。妻子过一会儿站起来在客厅
里踱步，一会儿盯着墙上的钟，要
么就无助地看着我，害得我也六

神无主。
看会儿电视吧，这样会感觉过

得快一些。我起身打开了电视，还
没等换一个满意的频道，电话铃声
骤响。是依依！我一个箭步冲到了
电话机旁，电话号码显示是火车站
位置的，真的是依依！没想到车走
得这么快，还不到40分钟，依依已
经顺利抵达火车站，并像个小英雄
一样在电话里向我宣布：“我已顺利
到达目的地！”

妻子激动地接过电话：“你买
点儿东西就赶快回来，别在那里逗
留太长时间！”依依说：“放心吧，我
买完东西就走！”放下电话，我们的
心暂时放下了。接着又是漫长的
等待，我终于坐不住了，对妻子说
下楼到站点等依依。这回妻子倒
有了底气，她说既然要锻炼孩子，
那就让她锻炼彻底一点儿，让她自
己下车，自己走回家，将这次旅行

“独自”到底。我觉得妻子说得有
道理，可我还是坐不住，便对妻子
说我下楼等，等依依下了车，我不
现身，而是偷偷跟在她后面，看她
回来。

我像要见到自己久慕的英雄
一样，异常激动地下了楼，奔到 6
路车终点站，望着车来的方向。远
远地看到车来，我就翘首张望。等
来了五六辆车也没见依依从车上

下来，我有些着急。就在我有些慌
乱的时候，又一辆6路车戛然停在
我的面前，依依欢快地从车上跳了
下来。

我飞步扑了过去，一下子抱起
了女儿，早忘了对妻子作出的躲在
孩子身后的承诺。

妻子也早就等在门口，像迎接
英雄一样把依依迎回了屋，此时是
14：21，依依历时1小时41分完成
了全程“旅行”。她展示着在火车站
买的东西：一个煮苞米，已经吃得只
剩下苞米芯了；一包口香糖。

依依后来这样描述这次独行的
感受和见闻：

我跟在两个大人的身后上了
车，往投币箱里投了一枚硬币，然后
找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坐了下来。
车开了，我觉得心慌，而且有点儿
冷，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一个人还
真不习惯。我拿出带来的书看起
来，这样心里就不慌了。旁边一个
阿姨对我说：“小朋友，坐车看书对
眼睛不好。”如果在平时，我会对她
说谢谢，可今天妈妈嘱咐过我不要
和陌生人说话，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也没敢看她，还是继续看书。

车很快就到了火车站。我下了
车，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摸了摸口
袋里的钱，我才想起应该先给家里
打电话。我来到一个公用电话亭喊

道：“我要打电话！”那个阿姨把电话
挪过来，我递给她一枚硬币，然后拨
打家里的电话。平时没少打电话，
可打公用电话还是第一次，感觉很
新鲜。

打完电话，我在附近转了转，这
里真热闹，我很想在这里多玩一会
儿，可又怕走远了找不到路，更怕爸
爸妈妈在家里担心。所以我买了一
包口香糖和一个香香的煮苞米，就
站在刚刚下车的地方等6路车。因
为担心坐错了车，我看了好几遍站
牌，直到看到6路车来了，我才松了
一口气。

车开了，我掏出刚买的苞米啃
起来，味道真香，不一会儿就只剩
下光秃秃的玉米芯了。我接着吃
口香糖，还看了一会儿书，不知不
觉车就到站了。当车里广播传出

“终点站228厂”时，我往车外一看，
一切都那么熟悉。哦，到家了，我
旅游回来喽！

孩子从需要被照顾和保护到
独立生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做父母的一定不
要过分地照顾和保护孩子，而要
有意识地给孩子提供独立自主的
机会。当然，前提是要保证孩子
的安全。

（摘自《做父亲的幸福——好爸
爸东子16年教子随笔》东子 著）


